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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冬至文化习俗
□ 卜庆萍

冬至，又称“贺冬”“冬节”“交冬”，二十四节气之一，与夏至相对。冬至这一天，

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冬至，在历史上

还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周朝时期，夏历还没有启用，冬至成了周朝的新年元旦之日。周朝的冬至，

曾是个很热闹的日子，宫廷和民间还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周礼春官·神仕》载：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这句话是说，冬至这天举行祭祀，以祈求减少平民

百姓的饥饿和疾苦。

汉代以冬至为“冬节”，官府举行隆重的祝贺仪式，称为“贺冬”。《后汉书》曰：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在冬节，官方

例行放假，众官员停下手中的事务，以安心休息。廷内还会挑选能人之士，

鼓瑟吹箫，以表庆贺。亲朋好友之间，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并聚在一起品美酒

或结伴游玩，好不快哉。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民众需向父母长辈拜节，

亚岁节一片祥和。

唐宋时期，冬至和岁首并重，是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

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

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可见，冬至这天人们更换

新衣以及祭奠祖先，热闹景象如过大年。

明清两代，皇帝均有冬至祭天大典，谓之“冬至郊天”。宫内有百官向皇帝

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投刺祝贺，就像迎接新年。

气始于冬至。冬至是养生的大好时机，冬至时各地有不同的风俗。

在中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俗话说：“冬至到，吃水饺。”北方许多

地方冬至习惯叫做数九，流行过数九当天喝羊肉汤的习俗，寓意驱除寒冷之意。

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在江南水乡，还有

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

吃汤圆亦是冬至的传统习俗，在江南一带尤为盛行。“汤圆”是冬至必备的

食品，是一种用糯米粉制成的圆形甜品，“圆”意味着“团圆”“圆满”，冬至吃汤圆，

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家庭和谐吉祥。冬至汤圆又叫“冬至团”，可以用来祭祖，

也可用于互赠亲朋。

在我国台湾，还保存着冬至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即用糯米粉捏成鸡、鸭、

龟、猪、牛、羊等象征吉祥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层蒸成，用以祭祖，以示不忘祖先。

冬至既是时令节气，又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古老传统节日，它承载了中国

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寄托了从古至今老百姓的美好祈愿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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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恒久远 文明永流传

□ 曾德超

盼 雪
□ 文雪梅

——从历史走来的榆林石雕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精美的石头会说话”，榆林

不计其数的石雕艺术精品，就是这样的精美石头。它们

从远古走来，历经石器时代粗壮大手的打磨、周秦汉唐

盛世雄风的洗礼、宋元明清战争血泪的浸染，及至新中国

崭新日月的辉照，形成了实用与艺术并存、传承与创新

并蓄、历史与现实并茂的“会说话”的石雕奇观。

榆林石雕带着生活气息从远古走来

数百万年前出现的“石器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

起点，承载着历史的深远底蕴与人类的进化印记，到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使用石器的能力得到跨越式

发展，他们以粗糙却充满力量的双手，精进磨制技术，

大规模生产使用石器，让原本粗犷的石器逐渐变得形态

各异、功能多样，引领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

在榆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帝部落曾在这里

繁衍生息，大夏王朝在这里开启繁荣序章，而这一切，

都离不开当时的先进生产工具——石器。从那个时代

开始，石刀、石斧、石铲、石锛、石镞以及石刮削器、研盘石、

石纺轮、石弹丸等生产工具得以广泛使用。榆林出土

的众多石器，线条流畅、棱角分明，不仅是一件件坚固

实用的生产工具，也可称得上是寄予着原始审美情趣

的艺术品，其中不少石器凝聚着古人的超前智慧。

窑洞是陕北人充分利用地质条件建造居所的智慧

结晶。榆林一带的石窑洞，可谓是古人智慧的集大成者。

为了让窑洞坚固耐用，有韧劲的榆林汉子凿山开石，

并运至挖好的土窑洞内，巧妙利用铆合关系，砌成石头

窑洞，与窑口相接，形成天人合一的拱形石头建筑，既亲近

自然又美观实用。

除了住所，建筑、用具的石器痕迹也比比皆是。

如石街、石院、石墙、石阶、石门、石槛、石狮子、石门墩、

石照壁、石窗台、石锅台、石圈、石厕等窑洞附属建筑物，

既经久耐用又装点门庭。生产生活用的石碾、石磨、石桌、

石凳，乃至石捣蒜钵子，不仅承载了生产、利用与储存粮食的

功能，还诉说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热爱。

榆林古代劳动人民还创造性发明了一些对现在仍有

启发和实用意义的生活用具石器。因为榆林树木稀有，

所以石匠就别出心裁地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板原料

做衣柜衣箱，简单朴素又坚固耐用。为了更好地储存

食物，匠人们又打造出了防鼠、防潮、防腐的石粮仓，储存

粮食和蔬菜，还有升级版的，用六块石板套装而成，

装上小门安置于院内阴凉处，存放肉食可较长时间保鲜，

颇有原始冰箱的意味。至于造型各异的石灯树，既是

工匠们就地取材创造的照亮长长黑夜的生活器具，更是

一种吉祥物，寓意吉祥平安、幸福美满、薪火相传。

地处黄土高原的榆林，自然条件恶劣，贫瘠的大地

四分五裂、沟壑纵横，但这里的工匠们一锤一錾在山谷里、

河道上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石拱桥，将支离破碎的山川连

在一起，沟通了村庄和城镇、连接了内地与边塞，让壕沟

变坦途，让往来人事见证着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奇迹。

榆林石雕不仅传递着劳动人民善思善用石器的

伟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的豁达胸怀，还被赋予了浓厚的

生活气息。

榆林石雕是凝固的历史画卷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当石器从简单的生产工具上升到具有审美价值、

寄托精神象征的艺术品后，就出现了石雕艺术。榆林

石雕艺术与石器时代同步，带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

历史厚重感，其价值不仅在于精湛的工艺，更在于其所

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

俗话说得好，“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北出的

好石匠”。榆林这块神奇的土地，土多、沙多，石头也多，

凭借优质的石料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孕育出了享誉

全国的石雕艺术。每一件石雕都浸润着工匠洒落的

辛勤汗水和精深的雕刻技艺，留存着祖辈们那些或浓

或淡的生活时光。

最早的榆林石雕艺术，可追溯到4300年前的石峁

时期，在其中一处巨大石城墙体上，镶嵌着一双目略突出、

阔嘴龇牙的人面石雕，神情夸张，戴耳珰和冠饰，或许

表达了当时统治者的精神信仰，石峁的“王”一定是希望

这些图腾保佑他的王国长治久安、他的子民幸福安康。

有了图腾崇拜，有了等级差异，有了生来死去，

就有了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好在

古人有变通的办法，形成了一套关于生死轮回的理论：

生命是永恒的，死亡仅仅是一种生命延续和转换的

过程，是从阳世人间转换到阴间地府继续生命的旅程，

同样有衣、食、住、行需求。既然如此，钟鸣鼎食者就想

把生前的荣华富贵移植到死后的墓穴继续享受。那么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聪明的石匠用他们的手艺将日常

生活场景雕刻于石，随着逝者入葬，各式各样的陪葬石雕

就陪伴主人沉寂于地下，其中以汉画像石最具代表性。

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

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构石，时间段集中在东汉中晚期，

有“绣像的汉代史”之称，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和历史

价值。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四大区域，山东和苏北

画像石以质朴厚重见长，古风盎然；河南画像石以雄壮

有力取胜，豪放泼辣；四川画像石清新活泼、精巧俊爽；

陕北晋西画像石纯朴自然、简练朴素。

榆林汉画像石是陕北画像石的代表，也是最直观、

最真实的陕北图像资料。榆林汉代工匠们以石当纸、

以刀作笔，在陕北随处可见的石料上采用各种娴熟技法，

鬼斧神工地创作出一幅幅精美朴素的画面，题材内容

广泛、构图形式华美、雕刻艺术精湛，为后世留下了一座

弥足珍贵的汉画像石艺术宝库。

普通老百姓“玩不起”奢侈的画像石墓葬，但也有

办法通过石雕寄托精神追求。其中，以千奇百怪的

榆林绥德石狮为代表。

虽然陕北地区不产狮子，但这并不妨碍绥德的

能工巧匠雕刻出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石狮作品。或许

正因为没有见过真狮子的模样，匠人们根据口口相传

的口诀“十斤狮子九斤头，两只眼睛一张口”以及丰富的

想象、朴实的情感、神奇的雕技，让冰冷的石头幻化出

形态各异、夸张多变、妙趣横生，似狮非狮、神似貌离、

神形兼备的圣灵。他们雕出的石狮有的天真烂漫，

像稚气未脱的孩子；有的憨厚老实，如憨厚朴实的陕北

老农；有的刚健威猛，如冲锋陷阵的勇士。无论是威严

高大、置于庙宇高山的镇山狮，还是小巧可爱、置于

炕头、守护生命的拴娃娃狮，都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凝聚了真正的写意传统、纯正的民族特色。特别值得

一提的炕头石狮（拴娃娃狮），是绥德石狮文化中的一朵

奇葩，以显著的地域特征、生动的雕刻技艺、浓厚的文化

特征，融入千家万户，是与人最亲近的生命护卫。当大人

外出劳作时，将幼小的生命拴在调皮可爱的小石狮子上，

不仅是精神托付，更是安全托付。

榆林石雕是民族艺术瑰宝，记录着绵绵不息的

生活印迹，凝聚着古老深厚的文明基因。石匠们怀着

朴素的情怀、高超的技艺，在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上一刀

一刻、一雕一琢，创造出的不朽画卷，历经雨雪风霜的

岁月磨砺、传承千年，散发出无穷魅力。

榆林石雕是多彩的现实剪影

榆林石雕随时光流变，又随时代传承，融合了历史

记忆和当地民俗，又回到生活中去，在现实中仍焕发着

勃勃生机。

榆林石雕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延安时期，

横跨延河的石拱桥让两岸革命人士的沟通变得通畅

便捷，延安中央大礼堂是老一辈革命家战略决策的标志性

建筑。这些重要建筑的建造者绝大部分来自绥德

一带，他们用精湛手艺建造起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中共

中央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抢在敌人前

跨过横亘在绥德县城无定河上的永定桥，使敌人在

绥德合围堵截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美梦”彻底破灭。

永定桥是当时绥德境内无定河上唯一一孔石拱桥，

警卫团为安全起见，给毛主席建议中央纵队一通过就

炸桥，拦住敌人。毛主席听完报告风趣制止道：“炸掉

容易，建设就难了。桥，敌人走，我们也要走嘛。他们

只是暂时走而已，我们可是永远走哇！”毛主席的决策

使这座桥幸运地得以保全。

现代生活中，或馆藏、或新建的榆林石雕，搭建起

联通历史和现实的桥梁。

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博物馆展现了石峁

文明在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独特

地位，作为镇馆之宝的“大型神面石雕”长2.5米、重1吨

以上，彰显了石峁先民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刻画了

中华5000年文明迭遭忧患而长盛不衰的传奇。

位于榆林市老城区的汉画像石博物馆和绥德县城

的汉画像石展览馆则是石质史书库，展陈出东汉时期

典章制度、衣食住行以及神话传说的仙界景象。置身

其中，仿佛可以穿越回那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与来自

两千年前的古人在岁月长河中相遇。

最能体现现代工艺的榆林石雕当数绥德石雕群。

绥德县永乐大道石刻长廊犹如一幅石刻长卷，古朴深沉、

凝重洗练、粗犷传神，将陕北五千年文明史剪影于石。

绥德县城“天下名州”石牌楼，是绥德石雕艺术的集大成者，

以恢宏的气势、奇妙的设计、精美的构图、神工的雕技，

把当地人对宇宙的认识、人生的感悟、民族文化的传承，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石魂广场则充分展示了绥德石雕技术的宏大。

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对高19.5米的巨型石狮，庄严肃穆、

气势磅礴、威震八方，仿佛在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的石雕技艺和

民间艺术精华，堪称“天下第一石雕狮”。广场下面横跨

无定河两岸的千狮桥护栏上，雕刻了1008只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的石狮，凸显了这块土地上人们广阔的胸怀、

远大的抱负和勇于开拓的精神。

2008 年，绥德县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石雕

之乡”。2014年，凝聚传承着千年黄土文化精华的绥德

石雕雕刻技艺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绥德被誉为“石狮故乡”当之无愧。

石头与自然、文化碰撞摩擦的火花，在时光的隧道

中镌刻出了璀璨的故事。源于生活的石雕艺术，从

数千年前的石像到传承至今的石雕文化现象，从赖以

生存的生产工具到精美的艺术作品，从气势恢宏的

镇山石狮到小巧精致的炕头石狮，无不彰显着榆林

石雕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虽然，随着数字化

时代的来临，大多数石器已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但石雕

艺术的美化装饰功能，并没有因高科技手段的产生淹没于

历史洪流，而是以平静、恬淡的形式继续陪伴着陕北

人民。作为艺术品的石雕，它将陕北厚重的历史文化、

朴素的生命认知、豁达的生活情趣凝固成不朽的剪影，

在历史的天空中迸发出神秘与灵动的永恒光辉。

“质本无求自在身，一遭际遇入凡尘。千磨万刻

成铭日，犹忆当年知遇恩！”故创作《石雕》这首诗以表达

笔者对石雕的理解。

忽然间，十分盼望一场雪的降临，幻想走进飘扬着

的飞雪间，那白茫茫的雪景瞬间美得让人窒息。地白了、

树白了，全世界都雪白一片，白得纯净而耀眼。放眼

望去，浩浩荡荡、纷纷扬扬的雪花一路翩跹起舞，满眼

的白直扑怀中，六角形的雪花晶莹透剔，纯洁得那样

迷人、美丽。轻轻伸出手，看着雪花慢慢化在掌心，

别有一番情趣。

可是，这个冬天却不按常理出牌，小雪、大雪的节气

已过多日，还没有见一点雪的影子，大朵大朵的暖阳

肆无忌惮地泼洒下来，羽绒服、厚棉衣都有些不好意思

上身了，空气中好像有了春天的气息。冬日不见雪，

总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一样。

雪，永远在路上，我们只能遐想和憧憬美好。

对于雪，我自己有特殊的感情。娘生我的那年冬天，漫天

飞舞的雪落了一地，昔日里光秃秃的小山村顿时银装

素裹，蔚为壮观。风雪中一树独开的梅花却引起了

祖母的喜爱。梅花似雪，雪似梅花，唯有暗香袭来时，

让人眼前一亮，她是如此惊艳。她迎寒冷而开，剪雪

裁冰，是坚忍不拔的人格象征。就这样，爱花的祖母

给我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雪梅。从此，我和

雪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盼雪，喜欢下雪的感觉。一夜初醒，推开窗，视野中

素雅的白占了主角，亮得刺眼，多了一抹浪漫的意境。

下雪了，昔日里喧嚣的世界，栖出一片安静，只剩下

一些温柔的等待。这个时候，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

和爱人手牵手，在雪地里漫步了。我们小心翼翼地

走在雪里，生怕踩痛了美丽的雪花。一转身，身后

留下熟悉的足迹，身上也不知何时落满了雪花。走着

走着，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盼雪，喜欢落雪的声音。都说雪落无声。其实，是

这个世界太喧嚣了，我们的心开始浮躁，不能安静下来，

认认真真静听雪落的声音。站在雪地里，把心房打扫

干净，让灵魂静默，静静地凝望雪的靓影，像是和前世

今生的情人约会。屏住呼吸，静听耳边传来扑簌簌的

声音、聆听雪花飘落的声音，像是欣赏一阙天籁之音。

盼雪，喜欢雪带给我们的快乐。孩子们兴奋不已，

欢呼着：“下雪了，下雪了！”三五成群，肆意在雪地里

疯跑。田野里也盖上了一层温柔的棉被，农人的脸上

挂满了笑容：“今年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

雪，让我们看到了丰收的希望。而大人们，坐在暖暖

的热炕上，沏一壶清茶，品茗暖心，隔窗而望。一代

伟人毛泽东的诗词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北国风光，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雪，让这个寂寥的冬天不再落寞，有了色彩。雪是

冬天的眼睛。有了雪，冬天才有了灵气、有了性格、

有了气质。

盼雪，其实盼的是一种幸福和美好。

当冬日的寒风再度呼啸，白雪如精灵般纷纷扬扬地飘落，将大地银装素裹，

仿佛人间仙境，我便知道，冬至又悄无声息地来临了。这个蕴含着深厚文化

底蕴的节气，总能触动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无比怀念母亲

亲手包的饺子，那熟悉的味道，就像穿越时空的暖流，让我久久回味、难以忘怀。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的思绪总会不自觉地飘向那些纯真而温馨的过往。

特别是冬至这一天，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共享饺子的温馨场景，更是让我心生

无限怀念。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小至》中所描绘的那样，“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

不仅是自然界季节的交替，更是家的温暖与希望的重生。

记得儿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生活总是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母亲

常说：“冬至是很重要的节日，冬至大于年。”在她心中，冬至不仅是节气的转换，

更是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刻。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母亲都会

倾其所有，让这个日子变得独特而温馨。

冬至这天清晨，母亲便早早起了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会精心挑选一块

白嫩的豆腐，从地窖中挖出几个鲜脆的白萝卜，再细心地清洗干净。这些精心

准备的食材，都是饺子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馅料。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准备

这些食材的过程，也仿佛寄托了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冬至的无限期待。冬至

之后，日光渐长，远在他乡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思念起远方的故乡，这些食材也

承载着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节日的期盼。

早饭过后，母亲会用她那灵巧的双手，将白萝卜和豆腐细细剁碎，再加入

早已备好的葱花、姜末等调料，均匀地搅拌在一起，做成香气四溢的饺子馅。整个

过程，母亲都显得那么专注而用心，仿佛是在雕刻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母亲

手中的饺子馅香气扑鼻，仿佛家的温暖和节日的喜悦都被包裹其中，令人陶醉。

接着，母亲会将面团分切成小块，再将一块块面团擀成薄薄的饺子皮。然后，

她轻轻地将馅料放在面皮中央，对折、捏紧，一个个小巧精致的饺子便在她的

巧手中诞生了。每当这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饺子皮，学着母亲的样子，

尝试着包一个属于自己的饺子。虽然我的饺子总是包得不太规整，但母亲总是

笑眯眯地看着我，用她那温柔的声音鼓励我：“不错，有进步！”

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全家人都会围坐在一起，共享这顿难得的

盛宴。饺子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令人垂涎欲滴。我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

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感受着家的温暖与幸福。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

仿佛烟消云散，只剩下满满的幸福与满足。正如古人所期盼的那样，冬至的饺子，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团圆的象征，承载着家人之间深深的爱与牵挂。

如今，每到冬至这天，妻子也会包饺子。吃着妻子包的饺子，我都会不由

自主地想起母亲包饺子的情景，那份味道、那份情感，依然让我魂牵梦绕。那些

美好的时光，那些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场景，都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成为

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绥德石魂广场


